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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坤
在老城区闲逛，被一家院落

的花墙吸引，向阳的院墙上，一
丛丛纵横交错的蔷薇枝条，把院
墙自低到高、从里到外层层叠叠
地包裹了起来。

蔷薇开得正盛，一朵朵粉红
的、洁白的花儿，从绿叶丛中争
先恐后冒出来，沁人心脾的幽香
在空气中弥散，清新自然，久久
萦绕在鼻间、流溢在心田。“绿树
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我不自觉地咏出了唐代高
骈的诗作。

望着满墙蔷薇，伴着阵阵清
香，咏着前人诗句，我的思绪飘
出很远很远，飘到了故乡那开满
蔷薇花的院墙。

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母亲怀
我时，奶奶在老屋的南墙下种了
蔷薇，说：“这次一定是孙女，小
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蔷薇。”待母
亲生下我后，奶奶见又是一个小
子，虽不十分满意，但正赶上种
下的蔷薇竞相开放，合了奶奶的
心意。奶奶笑着说，这臭小子长
大了，一定会娶个贤惠漂亮的
媳妇。

我是伴着蔷薇花的开放一

年一年长大的，直到十八岁，我
考上学进了城。

蔷薇名字的由来，《本草纲
目》有一说法，第十八卷中，有

“墙蘼”条，注解中指出即“蔷蘼”
或“墙薇”，释名为“蔷薇”。李时
珍认为“此草蔓柔蘼，依墙而生，
故名蔷蘼”。

在南朝时，人们已经懂得栽
培蔷薇，作为美化庭院的一种景
观绿植。《太平寰宇记》载：“梁元
帝竹林堂中，多种蔷薇。”南朝柳
恽的《咏蔷薇》如一幅工笔花鸟
画，绘出千年前那一丛蔷薇盛放
时的美景。“当户种蔷薇，枝叶太

葳蕤。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
飞。”写出了蔷薇花与众不同的
美，是咏蔷薇的千古绝唱。

蔷薇不似牡丹那般富贵奢
华，也不似桃花那般美艳夺目，
即便和同科同属的近亲相比，也
不如玫瑰、月季那般花形硕大、
香气扑鼻，但蔷薇的花香是清芳
幽远的。细风吹过，如丝如缕的
花香，随风飘散，满院子都可以
闻到。

驻足花墙前，我想：我的奶
奶不也是一株蔷薇吗？于平凡、
质朴和善良中，蕴藏着对生活的
深深爱意。

满架蔷薇一院香

与画家
茶叙论道
□ 卞奎

画与人类共生
劳动 刻画
游戏 映画

画作中总有
跳动的风雷
激荡的乾坤

画花鸟雄鸡
颤抖亮翅
蓬勃舞动

画喷发岩浆
闪着烈焰
奔驰呼啸

画喧腾瀑布
何惧石岩
飞流直下三千尺

画大海波涛
恣肆汪洋
汹涌澎湃高万丈

季节变通
画池塘睡莲
唤醒心泉的波纹

光和色彩
共存共生
驱动心灵之笔

用生命力
来挥洒人物
是无限的可能性

人可以活着
也可以死去
画幅高悬 不老

多维的空间
多变的节奏
画是交响乐

于是链接
心中的画
便是心中的音乐

抽象大写意更是
人生 是哲学
是真善美之流泻

于是 画可以观赏
画可以吟咏
撼动胸怀

画和诗
不能分家
因了诗画同源

诗人和画家
同一个老祖宗
欸乃一家亲

逝者如斯
来者如斯
犹同长清之水

我们是弄潮儿
我们是长青之楫
诗和远方 艺术
永恒

拾遗往事
□ 熊荟蓉

又到了“小麦覆陇黄”的时
节，我又想起儿时那些拾遗
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我家劳力
少，按照工分分配的食物也少，母
亲便时常吩咐我去拾遗。暮春去
捡拾别人遗落的麦穗，仲夏去采
摘人家收完后的瓜果，初秋去翻
刨社员刨过的花生地。母亲总是
说：“眼睛放亮点，跑远一点……”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遗物”
少，而拾遗人多，寻常之地基本无
遗可拾。像那种形状完整的饱满
麦穗，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往往
一落地就被抢走了。

我捡到麦子最多的一次是
在一个干涸的桥墩旁。那里堆

积着很多零散的麦粒。我知道
这是板车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侧
翻留下的。我把它们拢在一起，
捧进我的竹篮。这些麦粒被母
亲筛过簸过，磨成面粉，就会变
成香喷喷的软饼和金灿灿的
油条。

我捡到的最大的一个瓜是
在一片刺林子深处。

仲夏，瓜果被采摘后，大片
的瓜地就成了敞开的天堂。一
听到消息，孩子们在田野间奔
跑、枝蔓间搜寻，为发现一枚青
涩的小果而欢呼雀跃。我总是
跑到最远的刺林子里。因为荆
棘密布，这里总是被遗忘的角
落。我曾在灌木深处，冒着皮肤
被刺破的危险，摘到了一个两三

斤重的甜瓜。为避免被强势的
男孩抢夺，我用野草盖着篮子提
回家。家里六个人，母亲把瓜分
成六份，我得到了最大的一份。
这是我今生吃到的最香的瓜。

比起拾麦穗和摘瓜果，翻刨
花生更需要耐性。

初秋，大人们把花生刨走
后，我们小孩子才可以翻刨第二
遍。没把的锄头对于我们来说
很是笨重，加上遗留的花生总是
在更深的土里，很多孩子翻寻一
会儿就放弃了。我坐在自带的
小板凳上，专门翻刨田地的边边
角角，这是大人们容易疏忽的地
方。他们少刨了一锄，我多刨一
锄，就是收获。

每一颗突然呈现在眼前的花

生，都是对我的细心与耐力的巨
大奖赏。半熟的花生，用盐水煮
了，吃到嘴里，有淡淡的清甜味
儿。饱满的花生，晒干了，过年的
时候就是我们口袋里最好的
零食。

拾遗是那个年月最实惠和
诗意的事情。后来当老师、当作
家，我一直是个虔诚的拾遗者。

做教育，我关怀那些被遗忘
被疏忽的差生；写文章，我留意
人人眼中有而心里无的物和事；
过生活，越是荆棘丛生我越是满
怀希望。于是，我的人生路，总
是在向前、向上……

□ 乔兆军
上世纪70年代，物资缺乏。

那时候，一个村子里能戴上手表
的也不过三两人，询问时间的人
自然不少，戴表的往往会夸张地
抬起手腕，十分准确地读出时间，
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同时也心
安理得地接纳别人艳羡的目光。

上小学那年，教我们的老师
叫周清秀，她穿好看的“的确良”
衬衣，留两条大麻花辫子，爱笑。
调皮的孩子说她“笑里藏刀”，因
为她常笑着用教鞭敲那些调皮
孩子的脑壳。

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她特
温柔，有时会托腮微笑。快到中
午的时候，她会开门走到教室外

面去。同学们嘀嘀咕咕，说老师
是出去看看太阳，看看是不是该
放学了。其实，只有我知道她出
去干什么了——— 她是出去看手
表了。她是我表哥的未婚妻，表
哥这次回来探亲送了她一块定
亲表。她戴着怕人家笑话，总是
把手表使劲往胳膊上撸。她出
去是把手表从上面撸下来看时
间，然后再撸上去。

受老师的影响，我们这群孩
子心里也痒痒，总想有一块手表
戴戴，于是就用蓝水笔在手腕上
画一块手表。大家相互开心地
问几点了。回到家里，弟弟看见
了，羡慕得不行，央求我也给他
画，于是我在他手腕上画个手

表。弟弟还不满足，要求我在他
的小肚皮和额头上都画上表。
此时，我们浑身戴着“名表”，在
村巷里穿梭，看见别的玩伴只是
手腕上戴“手表”，感觉特自豪。

上初中，奶奶用卖鸡蛋的钱
给我买了一块电子表，我高兴得
睡觉也舍不得取下。可是，这块
电子表质量不怎么样，戴了一段
时间后，老是和收音机里播送的
北京时间对不上。大人们看着
手表上的按钮，也不知如何调
整。于是我就守着收音机，等到
夜里零点报时的钟声响第一下，
飞快地取下电池。待到最后一
声响起，又赶快将电池装上，这
样，电子表显示“0点00分”，靠

这种方法才校准了时间。
后来，条件越来越好，我的

手表也换了一个又一个。如今，
手表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偶有
戴的，看时间是次要的，多是用
来装饰了。

□ 鞠志杰
我媳妇建了个群，经常组织

些活动，比如去敬老院做义工、
踏青、骑行、AA制聚餐等。总
之，活动精彩纷呈，群凝聚力越
来越高。

一个星期天，我媳妇又组织
活动，这回要包五彩饺子吃，说
是用多种蔬菜汁和面，饺子煮出
来后是五颜六色的，赏心悦目。
我听后馋得不行，表示也想去。
媳妇说，你去也行，但别说跟我
是两口子，到那少说话，多干活，

吃完交了钱就走。我点头答应。
到饭店时，大家正在包饺

子，我赶紧洗手干活，偷眼瞄媳
妇，嘿，还真像个领导的样子，指
挥大家干这干那，一切井井有
条。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几
百个饺子就包完了，大家分桌
坐好。

我媳妇站起来讲话：“老规
矩，酒随便喝，但不许拼酒，不准
喝多。”我尝了几个饺子，味道还
真不错。可桌上的配菜显得素
了些，便问：“没有硬菜吗？”那边

媳妇瞪了我一眼。这时我媳妇
边上的一位大姐说话了：“你是
新来的吧，不懂规矩，咱们群组
织吃饭一直这样，素淡点好，省
得三高。”别人也跟着附和。

开始互相碰酒，我碰到媳妇
那，很不自然地说了句：“哎，喝
一个。”旁边那大姐又不干了，

“你这兄弟，没礼貌啊，和群主碰
杯，得恭敬一些，哪能哎哎的
呢。”说着，自己倒了一杯酒，站
起来对我媳妇说：“群主，我敬你
一杯。”我媳妇看起来很享受。

我媳妇喝了一瓶啤酒之后，
又启开一瓶，在家可不是这样的
啊。我忙说：“还喝啊，你行不
行？”旁边那位大姐又不干了：

“我说你咋这么事多啊，群主喝
点酒咋了？”别人也跟着说，就是
就是，然后都频频举杯向我媳妇
敬酒。

我彻底无语。我寻思，我不
能再说话了，再说话可能就得挨
揍，于是便默默地看着我媳妇像
个领导似的，跟大家喝得兴高
采烈。

群领导

戴个表不得了


